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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教育是日本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前，学界对日本中小学德育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视域，而鲜有从价

值观教育角度开展的整体性追问和审视，尤其是

对开展政治价值观教育的社会科教育研究严重不

足。本文将透过教学途径、发展理路与现存困境三

个维度，全景式探寻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历

史和现状，把握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前沿动态，并

立足于我国立场与本位，从方法论层面对其可借

鉴性进行探讨。

一、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教学途径

考察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首先要明晰价

值观教育在日本中小学教育语境中的两重含义：

一是狭义的作为特定教育活动的价值观教育，日

语中称为“価値教育”，也称“バリューエジュケイ

ション”，源于英语中的“Value Education”。如我

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美国社会科中的

价值观教育（Value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Studies）就属于这种特定的价值观教育活动。由

于日本二战前及战时一直通过修身科等课程向青

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及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

因此自二战结束以来，作为特定教育形式的专门

性、整体性价值观教育活动在日本都具有相当大

的争议，在学校教育系统中至今没有独立的存在

空间，主要以道德教育及公民教育的概念和形式

予以代之。二是广义的价值观教育，即超越特定的

学术概念与教育形式，而从实质的角度将以传达

特定价值原则、价值目标与价值规范的教育活动

统称为价值观教育。“有一种价值观教育是使学生

学习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共识与社会规范，日本社

会科或者公民科中通过教科书向学生进行价值传

递的课程就属于这种价值观教育。”[1]以此为认识

前提，日本中小学中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便可

以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一种特定形式加以考察，具

备鲜明价值性教育目标与内容的社会科、公民科、

道德科等课程显然也可以作为价值观教育的特定

课程形式加以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广义的价

值观教育含义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总体上存在课程教学

和实践教学两种途径：

（一）课程教学途径

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教学途径是指

将价值观教育寓于常规课程之中，并将培育特定

价值观作为主要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教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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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开展政治价值观教育为主要任务的社

会科课程。社会科课程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参照美国中小学社会科课程而设置的一

门贯穿于小学、初中与高中各个阶段的必修课程，

承担与政治、历史、地理、伦理等内容相关的综合

性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社会科在小学、初中与

高中分别有不同的课程形式与教育内容（见表1）。

小学 初中 高中

1-2年级 3-6年级 1年级 2年级 3年级 1年级 2年级 3年级

旧版学习指导要领

（2009-2010年修订）
生活科 社会科 地理、历史

公民 地理历史科：世界史、日本史、地理

公民科：现代社会、伦理、政治·经济

新版学习指导要领

（2017-2018年修订）
生活科 社会科 地理、历史

公民 地理历史科：世界史、日本史、地理

公民科：公共、伦理、政治·经济

表 1  日本中小学社会科教育课程体系

注：加粗科目为第九次学习指导要领修订（2017-2018）后的改订科目。

2017-201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规定，社会科的

目标是培养“公民资质”（公民的資質），指“拥有作

为和平民主国家和社会之建设者的自觉、尊重自

我与他人的人格、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能够

从多角度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进

行公正的判断等资质与能力。”[2]公民资质又具体

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知识与技能”、“思考力、判

断力、表现力”、“学习能力、人格”，其中除了“知识

与技能”以知识能力目标为主，其余两个方面均以

价值观培育目标为主，尤其是“学习能力、人格”部

分，将爱国、和平、民主等价值观作为核心内容，具

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社会科内包含两类具体课程，分别是公民课

程与地理历史课程。公民课程主要包含政治教育、

经济教育、伦理教育与社会教育四个教育模块，

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基于日本现行的政治制

度与社会运行体系来讲授作为公民所应具备的知

识素养及价值观念。其中，对日本现行“民主主义”

政治价值以及对国家的理解、认同和热爱是公民

科目的最终教育目标。《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中学

校学習指導要領）中写道，公民课程的主要目标是

使学生“正确认识民主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意义，懂

得自由·权利与责任·义务的关系……从而热爱祖

国，谋求和平与繁荣。”[3]可以说，培育价值观既是

公民科目的主要目标，价值观本身也是公民科目

的重要内容。地理历史课程虽然以讲授地理与历

史方面的知识教育为主，但其也具备鲜明的价值

导向。《高中学习指导要领》（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

領）规定，“要使学生养成学会基于地理与历史知识

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态度……从而热爱我国的国土和

历史，深知尊重他国与他国文化的重要性”，[4]力图

通过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来增强日本青少年的国

土、国家、民族与文化认同，从而强化爱国主义情

感。总的来说，社会科无论从教育目标还是教育内

容来看，都是日本中小学开展政治价值观教育的

主要课程。

二是以培育道德价值观为主要任务的道德科

课程。道德科是日本当前在小学与初中阶段开设

的一门必修课程，全称为“特别学科 道德”（特別

の教科 道徳），课程旨在“培养作为生存之根本的

道德品质，使学生基于对诸道德价值的理解去发

现自我，并能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通过对自我生

存方式的深刻思考，培育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情感

以及道德实践意志和态度。”[5]

“特别学科 道德”的前身为“道德时间”（道徳

時間），开设于1958年，“在小学的‘学科外活动’

（教科以外の活動）和初中的‘特别教育活动’（特

別教育活動）中进行，由班主任老师负责在‘道德

时间’对学生进行道德指导。”[6]但“道德时间”一

直以来都是一个独立于正式学科体系之外的特殊

教学领域，因此在很多学校中道德教育并没有受

到足够的重视。2015年，文部省对2009-2010年版

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了部分修订（《一部改正学習指

導要領》），规定“道德时间”从2015年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逐渐变更为“特别学科 道德”，使道德科成

为日本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正式学科，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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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的比重和地位，但由于不与一般学科采

用同样的分数评价体系，因此道德科在学科性质

上依然较为特殊。

改革后的道德科课程主要基于文部省提供的

检定教科书，按照德目主义（徳目主義）的原则来

讲授四个层面的道德价值观，包括与自身相关的

道德价值观；与他人相关的道德价值观；与集体和

社会相关的道德价值观；与生命、自然和崇高相关

的道德价值观（具体如表2）。

小学 初中

自身维度 自律、诚实、节制、勇敢、努力等 上进心、克己、坚强意志、创造力等

他人维度 亲切、为他人着想、感恩、宽容等 为他人着想、感恩、宽容等

集体和社会维度 爱国、规则意识、公正、勤劳等 爱国、法治、公德心、社会参与等

生命和自然维度 尊重生命、保护自然、敬畏之心等 尊重生命、保护自然、敬畏之心等

表 2  日本中小学道德科中的价值观体系（部分）

注：由笔者基于2017-2018版学习指导要领整理而得。

由于道德科过去一直在日本学校教育体系中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再加上德目主义本身存在

的重理念而轻实践的问题，使得道德科的实效性

并没有得到良好保证，尤其是校园欺凌现象日趋

严重。基于此，文部省从2016年开始便提出，要促

使中小学道德教育向“思考、讨论中的道德”进行

转换（「考え、議論する道徳」への転換），通过“改

善教育方法，努力采用问题导向式学习以及体验

式学习等多种方法，从而使学生能够从自身出发，

多角度地思考校园欺凌与其他道德问题。”[7]

三是融合性开展价值观教育的其他人文和综

合类课程。例如国语科（国語科）经常使用与历史、

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相关文章与学习材料，在

学习语言文字和锻炼语言能力的过程中接受带有

特定价值观的语言文字信息，从而达到价值观教

育的效果。学习指导要领中也明确提出，国语科教

材要体现出有助于培养“进行公正判断的能力以

及创造的精神”、“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热爱

祖国的传统与文化”[8]等方面的内容。再如家庭科

（家庭科），虽然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青少年学会

身为家庭中一员所应掌握的生活技能，但同时也

包含了“培育珍视家庭生活的情感，为家庭和地域

的人们着想”[9]等价值观层面的教育目的，同样将

价值观教育融入了知识与技能教育之中。此外，小

学的生活科（生活科）、初中的艺术科（芸術科）等

课程也都结合不同的学科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融合

了价值观教育，间接性或隐性地达到了价值观教

育的效果，同样是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重要

途径。

（二）实践教学途径

 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教学途径是

指将价值观教育寓于常规课程以外的实践教育活

动之中，能够将价值观培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

教学途径。

一是利用“综合学习时间”（総合的な学習の

時間）开展自主探究式的价值观教育。“综合学习

时间”（小学与初中阶段为“综合学习时间”，高中

阶段为“综合探究时间”）是日本中小学中开展的

一项拥有固定学时的实践型教育活动，以学校和

教师为主导，通过引导学生自主进行专题式的课

题探究，旨在使学生“学会创造新的价值，养成积

极进行社会参与、为建设更好社会而努力的态

度。”[10]“综合学习时间”与普通课程的最大区别在

于，通过选取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开展学校与

社会相联动的实践式或体验式教育，包括设定课

题、收集情报、整理分析与总结发表四个环节（学

习流程如图1），尤其是在收集情报的环节，学习指

导要领规定要指导学生灵活利用公民馆、图书馆

及博物馆等地方性公共教育场馆，积极参加志愿

活动与公益活动，大力开展职场体验与社会参与

等，力图使学生真正能够进行“自主的”、“综合的”

学习而非局限于课堂的被动学习。

 

 

	
  

设定课题	
   收集情报	
   总结·发表	
  整理·分析	
  

图 2  “综合学习时间”学习流程

注：依据《小学学习指导要领解说》（2017版）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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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学习时间”的教育内容包括“国际理解”

（国際理解）、“情报”（情報）、“环境”（環境）、“福祉

·健康”（福祉・健康）等。从教育内容上来看，这些

主题和领域均与价值观息息相关。如“国际理解”

教育旨在使学生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具备国际主

义精神，拥有世界共同和平与发展的理念；“环境”

教育旨在使学生具备环保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等。以长野县饭山市木岛小学为例，木岛小学将

“综合学习时间”设计为面向全年级、为期一个学

年的“拯救地球”（地球を救おう）活动，具体包括

环境现状调查、捡拾垃圾和接触自然三个环节，目

的是要学生通过亲身的调查、行动与思考来意识

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明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重要价值，是一项典型通过“综合学习时间”开展

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活动。

二是依托“特别活动”（特別活動）开展多元

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活动同样为日本中小

学中广泛开展的一项综合性实践教育活动，主要

以学校、年级、班级以及学生组织为主体开展多

种多样的集体实践活动，例如合宿、文化祭、运动

会、扫除活动等，希望学生能够在丰富多彩、生动

有趣的集体活动中养成相应的价值观。文部省发

布的2018版《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特别活动

编》中提出，“特别活动以学校中多种多样的集体

活动和体验式活动为依托，其特质便是能够促进

学生的人格养成，在学生形成人格的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11]总的来说，学习指导要领规定集体

活动要从三个方面来开展价值观教育：一是个人

在集体生活中的价值观，“使学生能够秉持作为社

会中一员的自觉和责任，学会社会生活中必要的

礼仪与规则，提升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自觉。”[12]二

是个人在个体交往中的价值观，即个体在与其他

个体交往中的基本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如“懂礼

貌”、“尊重差异”、“相互信赖”、“男女平等”、“合作

互助”等；三是个人在自我层面的价值观，包括“勤

劳”、“敬业”、“自立”等。

综上所述，当前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横

向上主要存在课程教学与实践教学两条教学途

径，下文将着重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分析日本中

小学价值观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体发展

理路。

二、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发展理路

价值观教育作为不同于一般性知识教育的特

殊教育活动，其往往需要解决几个核心问题：第

一，从根本性质出发，价值观教育作为一项具有鲜

明意识形态性的教育活动，应如何服务于国家现

实的政治诉求；第二，在育人目标方面，价值观教

育要如何将特定的价值诉求转化为具体的育人目

标与身份型塑；第三，在育人方式上，要如何为抽

象的价值观念赋予实践的向度，以摆脱价值观与

现实脱节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这三方面来考察日

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发展理路。

（一）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相统一的政治服务

理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中小学价值

观教育就一直由政府所主导，通过颁布《教育基本

法》、《学校教育法》、《学习指导要领》等政策法规，

以审定教科书的形式来树立主导价值目标并确立

教学内容，将国家意志寓于教育之中，实现价值观

教育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相统一，服务于国家

的阶段性战略和整体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盟军占领军的主

导下开设社会科来开展民主主义教育与和平主义

教育，旨在服务日本战后整体的民主化和非军事

化进程。1947年由文部省颁布的初版学习指导要

领中写道，“今后的教育，特别是社会科，旨在为民

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培养相应人才，教师要结合我

国传统与国民生活特质，来解释好民主主义社会

究竟为何物，即必须要对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的原

理有深刻的理解……养成尊重社会秩序与法律的

态度……拥有正义、公正、宽容、友爱的精神。”
[13]

而为了对抗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国内广泛兴

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保守右翼势力在美国的授意

下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57年，岸信介内阁提出要

开展能够弘扬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企图以民族

主义的复归来凝聚意识形态共识。次年，文部省据

此在中小学特设“道德时间”，强化了日本传统国

民道义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分量。文部省在同年进

行的社会科改革中也强调，“要使学生具备国民的

自觉与责任感，摒弃民族的偏见，正确理解我国在

世界中的立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

发展时期，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也都有了相应的

提升，于是民族认同的重构——即对于“日本人”

身份认同的再建构成为价值观教育肩负的主要任

务。1968-1970年，文部省先后在历史和地理课程

孙  成 （日）唐木清志：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途径、理路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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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了“作为日本人的自觉”（日本人としての

自覚）目标，在新增的公民科课程中加入了“热爱

祖国”（自国を愛し）的内容，“相比于一直以来强

调的‘民主的态度’和‘作为国家与社会建设者的

自觉’等内容，从这一次改订开始，‘日本人’的概

念被鲜明地突出了。”[14]在日本战后力图快速重塑

民族自信与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价值观教育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开启了“正常国家

化”的转型进程，除开展钓鱼岛国有化、参拜靖国

神社、修改和平宪法等右倾政治行为外，价值观

教育也成为日本政府传播主导意识形态的主要工

具。2006年，安倍政府修改《教育基本法》，在中小

学与价值观教育相关的学科课程与实践活动中大

幅度增添有关“爱国心”（愛国心）的内容，并要求

中小学升国旗、唱国歌。此外，文部省也多次检定

通过篡改侵略历史事实的社会科历史教科书，都

利用教育配合了日本整体的右倾化转向。在最新

的2017-2018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通过增添爱

国主义教育内容以及开设价值观教育性质更为鲜

明的“公共”科目，这种凸显政府意识形态诉求的

趋势再次得到了强化。

（二）从“皇民”到“新公民”的身份型塑理路

从战后至今，日本正是围绕旧身份的消解与

新身份的塑造来不断重构价值目标，调整价值观

教育的方向，其总体上经历了从“皇民”到“国民”，

再从“国民”到“新公民”的过程。

由于神道意识与深化古代皇权的政治需要，

天皇自古就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格。明治初期

一元化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后，日本进一步宣扬

崇皇敬神意识，以神道统一国民思想，使日本人民

形成了“皇民”的身份认同。“正如国民学校的成立

所突显的，整个学校教育被定性为‘皇民’的锻炼

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尤其是战时体制期）的

公民教育成为向儿童灌输天皇制的有力工具。”[15]

1945年10月-12月，战前开展皇民教育的修身

科和公民科等科目被相继废除。1946年，“和平宪

法”宣布将国家主权还于人民，标志着天皇“神格”

以及基于此所建构起来的君民关系在法理上得以

解构，打破了皇民教育的合法性。“天皇在主权属

于国民情况下，成了单纯的日本国的象征。这正是

千百年来日本国家历史上的最大变革。”[16]1948

年，《教育敕语》的废除进一步为去皇民化变革扫

清了障碍，“以这为原理的教育体系及其他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封建因素也基本上被

消灭了。”[17]

旧身份认同的消除意味着新身份认同的塑造

将成为必然。1946年，文部省交由公民教育革新委

员会（公民教育刷新委員会）编写了《公民教师用

书》，强调“无论是职业教育、政治教育还是科学教

育，归根结底就是要培养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这

则必须要以培养热爱公正、自由、宽容等精神的国

民为根本。”[18]从价值观层面确立了皇民或者说旧

公民与新公民的本质区别。但公民科与公民教育

在战时传播军国主义思想的帮凶角色使得日本最

终放弃了“公民”这一在当时极具争议的身份，而

用“国民”予以代之。在战后初期，教育基本法和学

习指导要领都将培育具备“和平”、“自由”、“民主”

等精神的新国民作为教育目标，公民科的开设也

被暂时搁置，而用美国的社会科方案进行了代替。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更加关注独立性与

市民权利的新市民阶层快速形成，如何将国民与

市民的身份进行有机融合成为了一项重要课题。

1968年，小学社会科率先在学习指导要领的第4次

改订中将培育“公民资质”（公民的資質）作为科目

的总目标，使“公民”这一身份重新出现在价值观

教育课程的育人目标中。次年，初中社会科课程内

新设公民领域（公民分野），与历史领域和地理领

域并列成为社会科的三大领域之一，明确提出要

通过社会科来培养“公民”，并强调正确的历史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公民最重要的资质。[19]时任文

部省社会科教育改革负责人的小林信郎指出，“公

民具有作为市民社会的市民和作为国家成员的国

民两层含义”，[20]除市民与国民两层含义外，这里

的公民也鲜明包含了“世界公民”的内涵，这从公

民课程不断与国际理解教育相融合、大力强调国

际主义精神之于公民的重要性便可得知。至1989

年第6次学习指导要领修订时，“公民科”新设为高

中教育的主要必修科目之一，“公民资质”已成为

统摄中小学社会科的整体育人目标，公民所应秉

持的价值观也被统合在“公民资质”之中，至此，与

旧公民有别的新公民身份建构以及培育特定价值

观诉求的“公民资质”成为了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

育——尤其是社会科教育的主要形态，并一直延

续发展至今。

但近年来，文部省不断在学习指导要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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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化公民概念的国家主义倾向，不断提高政治

素养、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能力在“公民资质”中

的重要性，因此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公民”身份型

塑引发了相当的争议，正如市川博指出，“近年来，

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国民的责任和义务的强调甚于

对国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强调，公民的概念又逐渐

具有国家主义色彩。”[21]很多学者提出要以市民教

育取代公民教育，但这种设想目前看来在由日本

政府主导的价值观教育体制下是难以实现的。

（三）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实践培育理路

在实践中培育价值观一直以来都是日本中小

学价值观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最早可以追

溯到战后社会科与道德时间的设立之初。1947年

的初版学习指导要领中写道，“社会科的任务是要

让青少年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养成为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的能力与态度。因此，要比以往更加注重

丰富与深化青少年的社会经验。”[22]1958年版学

习指导要领针对新生的道德教育规定，“学校中的

道德教育，本来就是要通过学校全体教育活动来

进行的。因此，‘道德时间’必须贯穿于其他各个学

科、特别活动以及学校仪式等多种学校教育活动

之中……从而最终谋求提高道德实践能力的指

导。”[23]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社会科教育将培育

“参与的公民”作为主要目标，强调“要将学生从

教室中学习到的认知能力转化为选举、志愿服务

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实践能力与应用能

力”，[24]即“社会参与”的能力。这种“社会参与”的

教育理念及其在社会科中的应用引起了日本学者

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引介，并最终被文部省采纳，20

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被写入中小学各级学习指导

要领，将“社会参与”引入了“综合学习时间”、“特

别活动”以及社会科的教学之中，并设定为社会科

所培育的“公民资质”的主要能力之一。在最新的

2017-2018年基础教育改革中，高中公民科中新增

“公共”科目，其“基本思路之一就是强化主权者教

育，使学生养成社会参与的意识与解决现实问题

的态度……伴随着选举年龄从20岁下调到18岁，

要使学生深切意识到作为主权者进行政治参与时

所拥有的政治权利，深化主动进行政治参与的自

觉性。”[25]

围绕“社会参与”开展的价值观教育总体上存

在三个递进式阶段（如图3）：[26]第一阶段为知识

能力的育成阶段，即学习有关社会的知识；第二阶

段为价值判断能力（価値判断力）的育成阶段，即

依据第一阶段对于社会的认识来形成一定的价值

观，从而能够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第三阶段

实践能力的育成阶段，即基于前两个阶段的知识

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来引导青少年进行实际的社

会参与。

围绕“社会参与”所开展的实践性价值观教育

拥有多种形态，例如在政治领域的“政治参与”教

育，旨在使日本青少年学会进行政治参与所必备

的知识与技能，强化政治参与意识，进而投身到例

如选举与公共政策制定等政治活动中去；再如与

环境议题息息相关的“公害与环境”教育，旨在使

学生具备与公害和环保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强化

环保意识，确立人本价值，从而作为国家、社会与

地域的一员投入到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去；又如在

生存与安全方面的“防灾教育”，旨在使学生学会

在面临地震、海啸、台风、火山等自然灾害和火灾

等人为灾害时的应对策略与保护措施，明确在社

会与个体面临危机时自助、公助、共助等公共精神

的重要价值，进而在真正面临灾害时能够最大程

度保护自我、帮助他人。

三、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深层困境

综上所述，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战后经

过七十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

的教学模式，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存在着连续性的

发展理路。但日本在战后作为“非正常国家”，其不

仅没有对历史问题进行完全的清算，且在意识形

态与现实政治道路上对美国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与

从属性，导致日本由于自身历史主体性的欠缺，极

易在外力与内力的双重牵引下产生价值的错位与

混乱，并进而反映在价值观教育之中。可以说，在

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作用下，日本中小学价值

观教育当前面临着自身的深层困境。

（一）历史认知困境：历史修正主义与价值错位

 

	
  

实践能力 价值判断能力 知识能力 

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图 3  “社会参与型”教学的三个阶段

注：依据《新版社会科教育事典》中的“社会参与型”教学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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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正常国家化”战略及右翼势力的

推动下，日本政府一边以修订学习指导要领的形

式进一步强化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政治色彩与意

识形态属性，一边审定通过含有错误史实和错误

史观的教科书，使很多日本青少年不仅无法正确

客观地认识到历史事实，更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

这既让日本距离正视历史问题的道路越来越远，

也极大危害了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发展。

这种现象和趋势正反映了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

当前所面临的历史认知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就

在于价值观教育作为日本统治阶级传播主导国家

意识形态的工具，虽然在日本战后改造国民的过

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必然会跟随政

府的右倾化、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历史修正主

义思潮的盛行而发生错位。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是由于日本战后民主

化改造与历史问题清算的不彻底性所造成的。出

于战后统治与反共产主义运动的需求，在美国的

影响与控制下，日本不仅没有对以天皇为首的部

分战犯进行完全责任追究，反而默许战时政党（如

立宪政友会）继续参政议政，并扶植右翼政治家上

台执政，以保守势力的统一整合来对抗刚刚崛起的

共产主义势力，这就使得右翼意识形态的连续性

藏身于战后改革之中，埋下了难以清算历史问题

的祸根。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有很多学者认

为“和平教育与民主主义教育已然面临着极大挑

战”。[27]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自由主义史

观研究会”（自由主義史観研究会）为代表的历史

修正主义势力，则更进一步扭曲了日本的历史认

同问题，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整体价值取向。

从现实的维度来看，这是由于日本推行“正常

国家化”战略及其现实政治路径所决定的。日本泡

沫经济的破裂几乎与后冷战国际体系的形成同时

发生，日本由于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双重改变而开

始关注自身在新国际体系下的角色与道路问题。

但日本没有选择正视自身的进步道路，而是在意

识形态与现实策略上都采取了比战后任何时候都

更为保守与右倾的路线，以应对新的国际公共关

系以及国内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与价值危机，包

括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等。而价值观教育

中的历史认知错位，则正是这种国家战略与路线

在教育领域的现实和反映。可以说，在历史与现实

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中的

历史认同困境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值得我们持续

地警惕和关注。

（二）公共价值困境：公共价值的缺失与重构

2018年3月，文部省在其新发布的《高中学习

指导要领》中规定，将于2022年起在高中公民科内

开设一门名为“公共”的新科目以取代原有的“现

代社会”科目，其主要教育目标就是培育作为公民

所应具备的公共精神，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公共

生活与国家发展之中，尤其是着力解决青少年政

治参与和公共道德方面的不足，从而应对广泛存

在的公共价值困境。实际上，“公共”与“个体”何者

为价值本位一直是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所面临

的主要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中小学的修身科

与公民科都奉行“灭私奉公”（滅私奉公）的理念，

即教导学生要泯灭个性以服从集体和国家，从而

配合国家整体的军国主义路线。在战后，虽然民主

化进程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但人们的

个体意识还是相较于战前极大地增强了，尤其是

新宪法对国民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保障，借由

中小学社会科与道德科得以广泛传播。但“相较于

战前的‘灭私奉公’，‘灭公奉私’（滅公奉私）作为

一种新的理念流行起来。在这种理念下，人们对社

会漠不关心，只信奉个人至上的原则……日本的

现代社会再次成为一个缺乏平衡的社会。”
[28]

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提出“新

学力观”（新しい学力観），在价值观教育中鼓励个

性化培育方针，奉行“宽松教育”（ゆとり教育）的

原则，虽然给予了青少年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但

同时个人主义的风潮也明显增强了。文部省在“教

育振兴基本计划”（教育振興基本計画）中指出，“无

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发生的社会性事件，都被普遍认

为是由于缺乏规范意识和伦理观念所导致的……

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广泛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

来越淡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倾向随处可

见。”[29]而这种公共价值的缺失不仅在道德层面，更

在政治层面对日本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主要表现

为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低、政治意识淡薄等问题。根

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统计，日本近五十年来的选举

投票率一直呈逐年显著下降态势，20-30岁的青年

人在2017年投票率仅约为33%。[30]这些问题都促使

公共价值困境的破解成为近年来日本中小学价值

观教育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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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脇直司和金泰昌为代表的学者首先进行

了公共哲学意义上的探讨，提出了“活私开公”（活

私開公）的理念，认为要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公共价值，营

造公共空间。2006年，公共价值作为一项新增价值

目标写入教育基本法之中，为中小学价值观教育

确立了公共价值导向。此后，“公共”一词开始频繁

出现在各类教育政策法规中，最终经由数年的调

研与设计，制定了开设“公共”科目的计划。但值得

注意的是，目前距离“公共”科目正式开设尚有数

年的时间，教科书以及具体的教学设计也在开发

过程中，日本能否通过“公共”科目的设立来有效

解决公共价值困境，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追踪

研究。

四、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可借鉴性思考

价值观教育的可借鉴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

的问题，基于中国的主体性立场，我们既要持续关

注和警惕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右倾化转变，

明确中日价值观教育在价值立场方面的本质性区

别，又要客观辩证地分析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

在方法论层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发展形成有益思考。

（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校教育的

引领作用，把握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

语权

纵观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

发现，意识形态性一直是其内在的本质属性。从战

后传播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到被美国赋予

对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定位，再到后来开

展以政治价值观为核心的“公民资质”培育，价值

观教育一直承担着强化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性、传

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任务，无论在社会科、道德

科亦或是其他的实践教育活动中，都通过把握意

识形态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来大力开展价值观教

育。可以说，价值观教育鲜明服务于为国家发展与

战略需求提供人才的使命，充分推动了日本国家

意志在教育中的体现，为日本培育具备特定政治

价值观念与政治认同的“好公民”奠定了良好基

础。且相比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领

域，日本更为重视基础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主导

权和话语权，力图在价值观养成的初期阶段便给

予青少年以深远的影响。

虽然日本与我国在价值观教育的价值立场方

面有着本质不同，但价值观教育作为一项充分彰

显国家意识与意识形态性的活动性质是相同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

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

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

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

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31]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

权和话语权既是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基本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

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价值观念多元化、

信息碎片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化的当

下，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都很容易受到西方错误

价值观念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处于中小学阶段

的青少年，更容易在错误的引导下养成错误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学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

地，必须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强化政治导向，坚持政治本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寓

于学校的教学与育人活动之中，牢牢把握意识形

态主导权和话语权，让教育成为培养出能够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与学科教育的深度融合

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便

是通过国家主导，开展层次分明的顶层设计，将

价值观教育深度融入了学科教育的全过程。在纵

向上使价值观教育贯穿小学、初中、高中社会科的

各个阶段，形成了一个连贯、系统的价值观教育体

系；在横向上使价值观教育融入各个课程之中。尤

其通过制定、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和《学习指导要

领解说》，为价值观教育制定与国家总体价值追求

相联系的体系化的价值目标系统，并为每一个学

科内具体的教学单元、教学内容都设计好相应的

价值目标，这种具体、详细的设计为一线教师开展

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政策保障与教学依循。这就使

得，虽然日本文部省不要求地方学校采用统一的

教材，但全日本的价值观教育都能在教学的价值

导向方面保持高度统一，都能在实际教学中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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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价值导向的任务。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来，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文件，包括《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等，并在

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做出了整体要求，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涵，对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做出了有力指导。还有许多地区和学校结合

文件精神与教学实际，出台了本地化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方案，其中不乏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学科教育的探索，例如厦门市中小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科教育指导纲要》等。但

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科教育

方面还缺少国家层面的系统性顶层设计与具体教

学指导。

在未来，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学科教育进行系统探索。一方面，要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各个相关学科的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体系有机融合，确立开展价值观教育主

要课程与次要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针对不

同学科设计具体的教学单元与教学案例，为不同

的教学内容赋予详细的价值目标，从而透过多学

科、多视域、多途径的方式，以不同维度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另一方面，要透过顶层设

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从学前教育到

基础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构建学校教育

的大中小幼一体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

系，实现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的承接和递进，正如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所指出，“要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

体化德育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科学定位德

育目标，合理设计德育内容、途径、方法，使德育层

层深入、有机衔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32]

（三）强化实践向度，形成学校与社会的合力

培育机制

如上所述，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高度重视

实践性培育，将知识、价值观与现实课题相结合，

广泛通过政治参与、志愿服务、环境保护、灾害防

护等“社会参与型”教学来开展价值观教育，而这

种“社会参与型”教学离不开学校与社会多方的广

泛协同。首先，日本中小学教育多年以来与社会教

育场馆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教育合作关系，广泛与

“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具有社会教育性

质的地方性公共场馆相配合开展价值观教育；其

次，日本学校与地方政府、社区也形成了一定的合

力培育机制，通过模拟选举、模拟投票、参与市政

议题、开展社区服务、举行志愿活动等途径与学校

中的课程协同开展价值观教育，使学生在与社会

和现实活动的接触中加深对特定价值观的理解，

形成对特定价值观的认同。

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虽然在

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形成了家庭、学校、社

会等多个层次的教育渠道，但一方面，学校作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战场往往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抽象的概念进行理论性讲授，缺

少为价值观赋予实践向度的有效经验；另一方面，

学校教育往往与社会教育各行其是，缺少内在的

有效联动与互补性协作，进一步使得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流于书面，青少年的价值判断能力与实

践能力难以得到良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性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要将价值判断

能力与价值实践能力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中要培养的核心能力，结合不同价值观的内涵，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为

和具体现象和联系起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实践向度。并在此基础上，使学校教育与社会

教育联动，广泛连同政府、社区、场馆等社会性教

育机构，设计多元化的教育活动，共同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成学校与社会的价值观合

力培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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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Education Research: Hot Spots, Distribution Map an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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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uses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as a tool to 
summarize the 1016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STEM education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2007-
2017).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ly, STEM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initial exploration period,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intensive research period. Secondl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irthplace of STEM 
education and is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boom in this fiel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is field are concentrated 
in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er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rdly, on the hot spot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ing field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Personal train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haven’t been 
reduced. In the future, STEM education research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structing the STEM education 
system and learning ecosystem, emphasizing on integrating learning and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integration 
of STE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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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of Japan：Approach、Orderliness and Dilemma

SUN  Cheng  Karaki Kiyoshi

Abstract: Values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Japan. It has two 
teaching approaches: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has formed 
a political service orderliness which is unified with the national dominant ideology, a cultivating orderliness 
which is from the“Imperial People”to the “New Citizen”，a practical orderliness which is developing around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At present, Japan's values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ainly faces 
the dual dilemma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public value,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which 
deserves our constant vigilance an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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